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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父爱没有母爱那样的细腻如水,但我们都是在那一双强劲有力的臂膀庇护下长大。那是深沉的爱，或许极少宣之

于口，只是在那一举一动、一步一行中，我们能感觉到它的分量。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父亲节,叫一声“爸爸”，说一声爱。

父 爱
如 山

端午情思

□下期话题

端午。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
月正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
登高顺阳天气好的日子，五月初五
得名“端阳”。

端午。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段
故事，里面有汨罗的江水，有竞渡的
龙舟，有忠诚的臣子，有朴实的人
民，就连楚国的鱼儿都显得格外有
历史、有人情味。对有些人来说，它
是一段记忆，有青青的菖蒲，有甜蜜
的粽子，有五彩的丝绦，有祖母的香
包，就连都有童年香糯的味道。

今年的端午，你想到了什么？欢
迎您参与到“新闻第一人称”中来 ,

投稿至guanzhuweifang@163 .com,也
可联系18678086893,下周四 ,让潍坊
的读者听您的故事。

我出生的第四天，就被父亲抱回了
家。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当年，把我抱回家后，由于妈妈没奶
喂养，看着怀里饿得哇哇叫的我，父亲着
急之余，跟家里亲戚商量后，当即拜托婶
婶专门给我请了个奶妈，喂养我长大。

上个世纪六十七年代时，父亲还在居
委会上当会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父亲仍
然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那时候，好吃
的，好穿的，总让外人看着羡慕。

父亲一生都为人正直，和善，即使跟
母亲，也极少看到他红过脸。对于我，他
亦是如此教育。还当会计那会儿，办公室
里即使一张信纸、一支油笔也从未带回家
给我。他常常说着，爹有钱了，咱自己
买。除此以外，也是人活着，不求有大作
为，但求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对于我的身世，父亲也没有刻意隐
瞒。而我自打懂事开始，也常从邻居口里
听到只言片语，但因一直怕伤害到父母的
感情，自己在家里也一直讳莫如深。

渐渐长大了，我开始有了独立思考的
能力，父亲才有意无意的提起我的身世，
但通常情况，也更像是闲聊着再平常不过
的家中琐事，而且当时嘴里还不忘重复几
句“女儿都长这么大了，还是告诉你
好”。每每此刻，我心里明白，父亲自打
决心抱我回来，就没打算把我当成抱来的
孩子，也就更没什么好隐瞒的。

18岁时，我去了潍坊当地一家橡胶厂
上班，但橡胶厂距离我家足有10公里远。
由于常常需要上夜班的关系，父亲无论多
晚都接我回家，有时晚上下起大雨，他也
是披着雨衣躲在一个角落里，等我下班，

接我回家。每次看到他小小的身影瑟缩地
站在雨中，我都会想，父亲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女儿无以为报。

后来，父亲也因居委会做了调整，一
直待业在家。当时因为家里穷，经常入不
敷出，父亲那时也常常外出拉大车、干各
种苦力活来补贴家用。而直到后来，只要
他手里攒了点钱，也会偷偷塞给我。每个
周末他也总会买上各种好吃的吃食，等着
我回家。

长大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老父
亲也是买菜、做饭、帮忙照看小孩，一直
未闲着。

现在父亲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一辈
子，他拉扯我不容易，没法说感激。四年
前，我搬到老父亲家，跟他住在了一起，
只希望老人孤单时，女儿能常伴在侧，略
报养育之恩。

潍坊福寿街社区 刘丽华 口述
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

爹是一位农村的泥瓦匠，一辈子
站在太阳底下与砖头瓦块打交道，所
以他的皮肤特别黑，娘经常奚落他
“掉到碳里找不着”。他的大手被砖
石磨得又粗又硬，还经常挂着一层洗
不掉的水泥；几十年站架板的高强度
工作，透支了他双腿的健康，才六十
刚出头的人上下楼梯就有些困难———
不得不用手使劲把着楼梯护栏，让人
看着有些心酸。

爹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当时
的农村很贫穷，人们想尽各种法子走
出去。爹却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
重担，全力支持他的大哥——— 我的大
伯参了军。我爷爷原是某国企的一名
正式工人，病退时可安置一名子女接
班，爷爷原打算让爹去接班 ,但爹考
虑到自己的三弟从小身体孱弱，不爱
干农活，又把接班的机会让给了他。
爹从此死心塌地留在了农村，而六十
多岁的他还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却无
怨无悔。

爹能挣钱，但他兜里从不多装
钱，通常都是三块五块的，用他自己
的话说就是“我又不花钱，装钱干什
么？”爹挣到的钱总是如数上交母
亲，全部用于家庭开支，对此爹不但
没有怨言，还经常开玩笑说：“男人
是耧钱的耙，女人是存钱的匣。”而
为了给奶奶治病，一次花去上万元，
爹连眼也不眨一下。爹这种朴素的消
费观和为家庭负责的态度深深地影响
了我和弟弟，使我们俩从小就懂得尊
老爱幼、节俭持家。

如今爹老了，腰有些偻佝，可仍
忙碌在建筑工地上。我时常对他说：
“爹，别干了，该安享晚年了。”可
他却说一闲着心里就不舒服。其实，
我知道他这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我们
做子女的负担，因为我偶然听到过他
和母亲在算帐：大体内容就是他们能
活到多少岁，每年得花多少钱，他们
得需要攒多少钱才够，包括应付意外
的出现。这几年我和弟弟陆续成家、
买房，手头紧，从没向爹交过养老
钱，爹反倒隔三岔五地支援我们，还
常说：“我和你娘上了年纪，花不动
钱了；你们年轻、事多，拿去用吧，
花了才是钱啊。”对此，我心里很不
是滋味，因为这是父母亲的养老钱
啊！

古人总结：子欲养而亲不待。我
真害怕这种悲剧会在我身上重演！我
多么想把您接到身边，让您也和城里
的老人一样，每天早晨提着鸟笼去公
园转转；多么想带您去坐坐飞机，到
祖国各处看看；多么想我们每天都能
一起围坐在饭桌旁，像儿时一样……
爹，您一定得注意身体，让我这些梦
想成真！

昌邑市奎聚小学 李兴丽

我的老爹

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多庆幸，

自己还有机会尽孝心
我的父亲是一个本本分分

的农民，一生为家奔波劳碌，
甚至一辈子未走出过生他养他
的村庄，除了今年年初，我只
身带着他去石家庄看病，也算
是“看了看”外面的世界。

父亲自幼家中贫困，连初
中也没读完，更不会理解还有
“父亲节”这个节日。所以更
多时候，我都是“背着他”在
QQ中留下他永远看不到的祝
福。

六年前，父亲患上了面肌
痉挛症，常年在外求学的我只
是回家时偶尔感觉父亲有点异
常，也并未在意，父亲也一直
拖着。可眼看越来越严重，今
年二月份，我便只身带着父亲
去了石家庄，找了最好的医
院，而且在那里，还有叔叔、
婶婶帮忙照顾着，自己也很是
放心。

可知道父亲要做开颅手术
时，自己害怕了。手术当天早
上六点醒来，心里就开始忐忑
不安。去医院的途中，叔叔一
直给我讲他的股票，我却一点
都没听进去，句句敷衍着。心
里只要一想到要做开颅手术，
毕竟父亲的病再怎么说也影响
不到生命，只是难看点，就开
始后悔。再想想，托了人，做
了准备，临时放弃，也太可惜
了。而纠结直到父亲被推进手
术室那一刻才结束。但长达5

个小时的手术，尽管已过去了
近半年，可手术室外，自己彷
徨无助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
目。

在手术室外面站着，叔叔
跟我谈天说地，我只是心乱如
麻。站一会蹲一会，手术室外
全是人，担心烦躁，彷徨的情

感充斥在整个手术室外，那些
明明很紧张却装作若无其事继
续谈笑风生的人们竟开始让我
厌恶，我一直安慰自己静下心
来，没事的，一会就出来了。

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可过
了三个小时后，自我安慰开始
起反作用。时钟一秒秒敲打在
心头，父亲曾经的一幕幕也在
脑海中闪现。每次回家都给我
做好吃的，干活的时候却从来
不叫我，父亲的笑容、叮嘱都
在眼前耳边久久萦绕。而自己
甚至未给他端过一次洗脚水，
做过一顿饭，更不用让他从儿
子这享受点什么。

瞬时间，想哭却哭不出
来，猜测父亲可能出现的意
外，无助的我唯有祈祷父亲能
得眷顾，发誓如果父亲能顺利
出来，便好好孝顺他，不再跟
他顶嘴、闹别扭。

可一辆辆的手术车出来，
依然没有父亲的踪影。一样的
绿色手术单，一样的手术车，
每每以为是我父亲出来了，可
总不是他，我焦急万分却无能
为力。

直到5个小时之后，听到
父亲名字的时候，我急急忙忙
跑进去，握紧父亲依然温暖的
双手，听着父亲因麻醉还说不
清楚的话语，才如释重负。

现在回想起来，短短的五
个小时，却让自己深深体会到
在父爱庇护下，自己是多么的
幸福。今年父亲节，自己可能
又不能回家了，但我会打上一
通电话，就像他叮咛我一样嘱
咐他两句，您的健康，就是儿
子最大的福气。

孙凯 口述
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

刘刘丽丽华华和和她她父父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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